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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国家对 AUKUS的 

认知与反应 ∗ 
——“小多边”与区域多边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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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作为拜登政府重构“印太”乃至全球联盟体系的一部分，澳英

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的建立进一步强化了美国主导的“小多边”安

全合作对区域安全态势的影响。AUKUS 代表的美式跨区域“安全小多边”与东

盟代表的东南亚本区域多边存在明显的规范竞争。这主要体现为美国主导的基

于同族身份的封闭性“小多边”军事安全合作及其依托的竞争性区域架构与东

盟主导的区域多边合作“东盟方式”和“和平、自由与中立区愿景”及其包容

性区域架构之间的张力。作为“安全小多边”，AUKUS 的功能性和灵活性指向

是对东盟中心地位的解构，而并非其所宣称的有利于维护东盟中心地位。东盟

及其成员国对 AUKUS 的认知与反应为上述论断提供了有力佐证。这种张力对

AUKUS 的区域合法性及区域安全造成多重影响。 
【关键词】  小多边合作  区域多边合作  AUKUS  规范竞争 
【作者简介】  薛亮，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南京  邮编：

210023）；郑先武，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南京  邮编：210023） 

【中图分类号】 D81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23)02-0057-22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2302004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东南亚次区域合作与区域格局演变研究”

（22ASS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023 年第 2 期 

 
58 

美国拜登政府在延续特朗普政府“自由开放的印太”理念及其“全政府”

运作基础上，在“印太战略”的实施中更加重视利用对华优势竞争资源、联

盟与伙伴关系体系、军用高新技术，以筑牢美国“塑造中国周边环境”的安

全基石。① 而作为其重构“印太”乃至全球联盟体系、强化对华“一体化威

慑”举措的一部分，2021 年 9 月，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宣

告建立，其被视为“小多边”（Minilateralism）或“小圈子多边主义”的最

新发展，深刻扰动了区域安全局势。美、英、澳三国声称，出于所谓“对基

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持久理想和共同承诺”及“深化印太区域的外交、安全

和防务合作”目的而建立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将加强各自的安全和防

务能力，促进更深入的信息和技术共享，并推动安全和国防相关科学技术、

产业基础和供应链的更深层次整合。同时，AUKUS 支持澳大利亚采购核动

力潜艇，并声称这“将有助于维护印太区域和平与稳定”②。 

由于 AUKUS 对作为“印太战略”重要支柱的东盟及其成员国亦造成了

潜在但实质性的威胁，三国政要在第一时间向东盟和相关国家澄清战略意

图、保证核不扩散、重申“支持东盟中心地位”“尊重《东盟印太展望》”

“无意与中国对抗”等，希冀获得东盟及其成员国的谅解和支持。然而，在

东盟达成统一意见之前，东盟成员国先后各自表态，不仅彼此有所不同，而

且内部也呈现一定复杂性，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AUKUS 代表的美式小多

边的纵深发展将对东盟代表的“区域多边”造成怎样的影响，特别是其对东

盟中心地位而言是利还是弊？ 

目前关于 AUKUS 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进展评估、战略研究和区域影响

等方面。其中已有一些研究注意到东盟成员国对 AUKUS 的多元化认知。③ 
                                                        

① “Marking One Year Since the Release of the Administration’s Indo-Pacific Strateg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13, 2023, https://www.state.gov/marking-one-year-since-the- 
release-of-the-administrations-indo-pacific-strategy/. 

②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on AUKUS,” White House, September 15, 2021, https://www. 
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9/15/joint-leaders-statement-on-aukus/. 

③ 参见 Arzan Tarapore, “AUKUS is Deeper than Just Submarines,” East Asia Forum, 
September 29, 2021,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1/09/29/aukus-is-deeper-than-just-submari 
nes/; Brent Sadler, “AUKUS: U.S. Navy Nuclear-Powered Forward Presence Key to Australian 
Nuclear Submarine and China Deterrence,” Heritage Foundation, October 12, 2021, 
https://www.heritage.org/defense/report/aukus-us-navy-nuclear-powered-forward-presence-key-aus
tralian-nuclear-submarine-and; Bruce Vaughn and Derek E. Mix, “AUKUS and Indo-Pa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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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已开始深入到更具解释力的学理层面，揭示了分析

AUKUS 及其区域影响的重要性、说明了 AUKUS 在权力和制度意义上带来

的冲击、探讨了东盟国家的总体态度及大致差异。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

重要的遗漏。这主要体现在：相对于权力和制度，已有研究对作为区域合作

内核的规范关注不足；相对于成员国，对东盟作为整体及对各国的安全价值

涉及较少；在客观事实上，对菲律宾和新加坡对 AUKUS 的公开批评有所忽

视或难以解释。有鉴于此，本文从“小多边”与“区域多边”的规范竞争视

角出发，着力分析和解释 AUKUS 代表的美式跨区域小多边在东盟引起的反

应及双方的互动进程。本文认为，正是两者间的张力，影响着东盟国家对

AUKUS 的认知与反应。受相关国家与 AUKUS 主导国之间的军事安全关系

等重要变量影响，其呈现差异化特点。 

 
一、“小多边”：概念、分型及框架 

 

与各方以“小多边”“小圈子多边”“俱乐部多边”等称谓形容 AUKUS

一脉相承，学界对包括 AUKUS 在内的一系列美国主导的三边或四边安全合

作的研究往往离不开对小多边的探讨。① 笔者认为，小多边本身是一个既老

又新的相对中性的概念，“老”是因其原理合乎关于合作者数量和合作质量

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或关于集团和组织的经典理论；“新”是因其成形于全

球化时代背景下对传统多边主义理论予以修正或补充的过程。与多边主义相

                                                                                                                                          
Security,” May 19, 2022,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F/IF12113; 樊吉社：《美英

澳三国新防务合作探析》，《现代国际关系》2021 年第 11 期，第 18—25 页；刘琳：《东盟

对美英澳三边同盟深怀戒虑》，《世界知识》2021 年第 22 期，第 19—21 页；兰江、姜文玉：

《进攻性联盟、模糊性威慑与 AUKUS 的战略性扩张》，《国际安全研究》2022 年第 2 期，

第 47—77 页；成汉平、刘喆、宁威：《东盟国家对奥库斯的真实态度》，《唯实》2022 年

第 2 期，第 92—96 页；李海东：《奥库斯安全同盟解析：性质、影响与前景》，《当代世界》

2022 年第 5 期，第 50—54 页。 
① 该概念常译为“小多边”“少边”“微边”或“少边主义”“小多边主义”，译名

不同但内涵一致，为求简便，本文统一采用“小多边”称之。参见张勇：《奥巴马政府的亚

太地区“少边主义”外交浅析》，《美国研究》2011 年第 2 期，第 66—81 页；史田一：《冷

战后美国亚太多边外交中的同盟逻辑》，《当代亚太》2015 年第 2 期，第 39—60 页；王联

合：《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下针对南海问题的联盟新样式》，《国际观察》2021 年第 1 期，

第 106—1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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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小多边概念的演进大致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发轫时期，代表性作者包

括温斯顿•弗里茨（Winston Fritsch）和迈尔斯•卡勒（Miles Kahler）等，主

要指全球经贸谈判中的小范围自由贸易协定，回应多边主义“搭便车”和“公

约数”难题，在内涵上较为宽泛。二是成形时期，由莫伊塞斯•纳伊姆（Moisés 

Naím）等人清晰界定，小多边是指“让尽可能少的国家在谈判解决特定问题

上发挥最大的作用”的国际合作方式，以回应气候变化、核不扩散、贸易保

护等全球治理议题。三是成熟时期，由车维德（Victor D. Cha）和迈克尔•

格林（Michael J. Green）等人将小多边合作拓展到安全领域，与冷战结束后

亚太区域涌现的三方安全合作相对应，指介于双边联盟和多边安全集团之间

的中间状态和非正式的协同机制。四是扩散时期，伴随“四边安全对话”

（QUAD）的重启和“印太”区域概念的建构，小多边指大国竞争背景下聚

焦政治、安全领域的基于共同利益与价值观的小范围安全合作。于是，“印

太小多边”应运而生。① 

小多边可以界定为小集团以灵活的体制安排解决重要多边问题的非正

式功能性方法，其参与者数量一般为 3—4 个；在资格上具有相对排他性，

遵循“临界质量”法则，仅涉及对解决问题影响较大的行为体；在制度上具

有非正式性和灵活性，制度性较弱，可持续性取决于参与国家的承诺；在导

向上具有功能性，注重当下现实有效地解决问题，为此可以降低一定的平等

要求。小多边以此区别于传统多边主义的广义组织原则（规定统一原则而不

                                                        
① 参见 Winston Fritsch, “The New Minilateralism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exto Para 

Discussão, No. 208, Pontifícia Universidade Católica do Rio de Janeiro (PUC-Rio), Departamento 
de Economia, Rio de Janeiro, 1988; Miles Kahler, “Multilateralism with Small and Large 
Numb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3, 1992, pp. 681-708; Moisés Naím, 
“Minilateralism,” Foreign Policy, No. 173, July/August 2009, pp. 135-136; Jeffrey Scott McGee, 
“Exclusive Minilateralism: An Emerging Discourse with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Governance?” Portal, Vol. 8, No. 3, 2011, pp. 1-25; Michael J. Green, “Strategic Asian Triangles,” 
in Saadia M. Pekkanen, John Ravenhill, and Rosemary Foot, eds., Oxford Hand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758-774; William T. 
Tow, “The Trilateral Strategic Dialogue, Minilateralism, and Asia-Pacific Order Building,” in Hana 
Rudolph and Yuki Tatsumi, eds., US-Japan-Australia Security Cooperation: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Washington, D.C.: Stimson Center, 2015, pp. 23-35; Troy Lee-Brown, “Asia’s 
Security Triangles: Maritime Minilateralism in the Indo-Pacific,” East Asia, Vol. 35, No. 2, 2018, 
pp. 163-176; Arzan Tarapore and Brendan Taylor, “Minilaterals and Deterrence: A Critical New 
Nexus,” Asia Policy, Vol. 17, No. 4, 2022, pp.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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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重特殊群体利益）、不可分割性（在较强制度性下，所有参与者承认并接

受公共产品）和分散互惠性（预期总体长期收益而不拘泥于一时一事）。① 按

合作领域，小多边又可细分为“经济小多边”与“安全小多边”。其中，“安

全小多边”之所以出现，主要是由于冷战结束后在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的背景

下国际安全风险与威胁认知的多元化，促使国家间更倾向于通过小多边安全

合作来进行相对灵活的应对，而这样的进程在利益交错的亚太或“印太”区

域最为显著。本文将“安全小多边”界定为主要出现在冷战结束后并建立在

狭义共同利益和身份认同基础上的小多边安全合作，形式上介于双边联盟和

多边安全共同体之间，并用以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无论是“经济小

多边”还是“安全小多边”，其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都在于小多边将如何影

响多边。只是与对“经济小多边”的研究兼顾小多边将如何影响全球多边和

区域多边两者不同，对“安全小多边”的研究更聚焦于小多边将如何影响区

域多边，而较少关注其对联合国等机制代表的全球多边的影响。就此而言，

每有新兴的“安全小多边”机制出现，都会引发其对区域多边影响的讨论。 

围绕这一问题，既有研究主要从小多边的特定内涵（特别是功能性与灵

活性）和战略实践（主要是权力与制度分析）进行分析。其中，就战略研究

而言，相关研究多聚焦于现有的每一组三边（四边）安全合作得以推进的国

别层面、双边层面、三边（四边）层面的合作机制起源与发展、边际效应和

制约因素、议题偏好与价值指向，以及对东亚、亚太或“印太”区域安全及

多边秩序和域内国家的影响。② 而就内涵分析而言，相关研究多从小多边本

                                                        
① 参见 Bhubhindar Singh and Sarah Teo, eds., Minilateralism in the Indo-Pacific: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ASEAN,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pp. 3-5, 60-61, 122-124。 

② 参见 Yoichiro Sato, “Japan-Australia Security Cooperation: Jointly Cultivating the Trust 
of the Community,” Asian Affairs: An American Review, Vol. 35, No. 3, 2008, pp. 152-172; 侯敏

跃：《美日澳战略对话和中国的地区安全环境》，《历史教学问题》2008 年第 6 期，第 42
—46 页；David Brewster, “The Australia-India Security Declaration: The Quadrilateral Redux?” 
Security Challenges, Vol. 6, No. 1, 2010, pp. 1-9; 张勇：《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地区“少边主义”

外交浅析》，第 66—81 页；Tomohiko Satake and John Hemmings, “Japan-Australia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Context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4, No. 4, 2018, 
pp. 815-834; 刘阿明：《“四方安全对话”的新发展及前景探析》，《国际展望》2021 年第

1期，第88—109页; Kei Koga, “A New Strategic Minilateralism in the Indo-Pacific,” Asia Policy, 
Vol. 17, No. 4, 2022, pp. 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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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内在排他性、非民主性和基于双边等特性推断出其更可能加深多边分歧

和不信任，或从其灵活性、软法性和偏好具体问题等特性认为其更可能补充

多边的功能性和实效性。然而，在此过程中，不同研究者从相似的特性出发，

却往往推导出相反的结论。① 可见，这一主题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但在

探讨“安全小多边”的影响意义上，或者过于零散和具象，或者过于笼统和

抽象，其共同缺憾在于缺少基于整体性视角、类型学划分和深入规范层面的

研究，特别是对小多边的分类及其国际规范争议探讨不足，而正是一系列重

要的法理和社会规范构成了区域多边的内核。② 为此，本文将对近来受到关

注的“安全小多边”AUKUS 与东南亚区域合作的规范竞争及对东盟的影响

作进一步探讨。 

 
二、AUKUS与东南亚区域合作的规范竞争 

 

作为拜登政府重构“印太”乃至全球联盟体系举措的一部分，2021 年 9

月，《关于 AUKUS 的领导人联合声明》声称三国秉承“海洋民主国家的共

同传统”“将利用来自美国和英国的专业知识”支持澳大利亚为其海军采购

核动力潜艇，“增强包括网络能力、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海底能力在内的

联合能力和互操作性”，基于此，AUKUS 不断推进。2021 年 12 月，AUKUS

联合指导小组会议讨论了签署《海军核推进信息交流协定》和确定澳方获取

核动力潜艇的最佳途径等内容。③ 2022 年 2 月，在拜登政府《美国印太战

                                                        
①  参见 Troy Lee-Brown, “Asia’s Security Triangles: Maritime Minilateralism in the 

Indo-Pacific,” pp. 169-170; Sarah Teo, “Could Minilateralism Be Multilateralism’s Best Hope in 
the Asia Pacific?” The Diplomat, December 15, 2018, https://thediplomat.com/2018/12/could-mini 
lateralism-be-multilateralisms-best-hope-in-the-asia-pacific/; Boas Lieberherr and Linda Maduz, 
“Indo-Pacific: The Reconstruction of a Region,” in Brian G. Carlson and Oliver Thränert, eds., 
Strategy Trends 2022: Key Developments in Global Affairs, Zurich: CSS, ETH Zurich, 2022, pp. 
89-113。 

② Amitav Acharya and See Seng Tan, “Betwixt Balance and Community: America, ASEAN, 
and the Security of Sou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6, No. 1, 2006, 
pp. 37-55; and Amitav Acharya, “Norm Subsidiarity and Regional Orders: Sovereignty, 
Regionalism, and Rule-Making in the Third World,”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5, No. 
1, 2011, pp. 95-119. 

③ 《海军核推进信息交流协定》自 2022 年 2 月 8 日生效，持续到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此后该协议自动延长 4 次，每 6 个月延长一次。Fatima Bahtić, “AUKUS Partners Read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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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确立“印太”首要战略地位和以 AUKUS“巩固集体军事优势”的目标

下，美国国务卿、澳大利亚外长和英国外交大臣举行三边会谈，讨论 AUKUS

的进展，并强调所谓为澳方提供核动力潜艇的重要性。① 2022 年 3 月，三

国商定在澳大利亚东海岸建设新的潜艇基地以推动在操作、培训和工业方面

的工作，并成立 17 个三方工作组，其中 9 个围绕攻击型核潜艇、8 个涉及其

他先进军事能力。② 2022 年 4 月，AUKUS 领导层强调在扩大信息共享、建

设高超音速、反高超音速及电子战能力方面继续推进，并启动水下机器人自

主系统、量子技术等领域的工作。③ 这在次月上任的澳工党政府执政下得以

延续，并在美国 2022 年底签署的《2023 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得到补

充。该法案明确，美国从 2023 年开始为澳大利亚潜艇军官设立一项交流计

划。④ 2022 年 10 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强调通过 AUKUS 等举措深化

美国在欧洲和“印太”区域的核心联盟并加强跨区域的战略合作。⑤ 

无论从合作者数量（三边）、参与者身份（盎格鲁—撒克逊小集团）还

是合作方式（非正式、伙伴关系）、合作属性（功能性、核动力潜艇）等方

面来看，AUKUS 都具有鲜明的小多边特征。此外，从合作内容、合作领域

和合作层次看，其属于美国主导的跨区域“安全小多边”，即建立在美国原

有的东亚“轴辐体系”基础上和跨地区的“印太战略”背景下，以加强各自

的安全和防务能力及实现所谓“维护印太和平与稳定”为主要目标，以“印

                                                                                                                                          
Exchange Naval Nuclear Propulsion Information,” Naval Today, February 22, 2022, 
https://www.navaltoday.com/2022/02/22/aukus-partners-ready-to-exchange-naval-nuclear-propulsi
on-information/。 

①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te House, February 2022, p. 13; and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Secretary Blinken’s Trilateral Meeting with Australian Foreign Minister 
Payne and UK Foreign Secretary Truss on AUKUS,” February 19, 2022, https://www.state.gov/sec 
retary-blinkens-trilateral-meeting-with-australian-foreign-minister-payne-and-uk-foreign-secretary-
truss-on-aukus/. 

② Monique Beals, “Australia Planning New Base that could Resupply, Maintain US Nuclear 
Submarines,” The Hill, March 7, 2022, https://thehill.com/policy/defense/597170-australia-plan 
ning-new-base-that-could-resupply-maintain-us-nuclear-submarines/. 

③  Australia Government, “FACT SHEET: Implementation of the Australia – United 
Kingdom – United States Partnership (AUKUS),” April 6, 2022, https://www.defence.gov.au/ 
sites/default/files/2022-05/implementation-of-AUKUS.pdf. 

④ The 117th Congress, “H.R.7776 - James M. Inhofe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23,” December 23, 2022, https://www.congress.gov/117/bills/hr7776/BILLS- 
117hr7776enr.pdf. 

⑤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White House, October 12, 2022,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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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区域”为主要指向的小多边。其本质是介于全球和区域之间的跨区域，目

前主要是“印太”，这一流动的地理空间与区域多边和全球多边相区别。此

类跨区域小多边与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的多边主义东亚新政策”一脉相承，

即带有很强的应对中国实力上升的色彩和将东亚一体化融入亚太区域一体

化中的意图，① 但在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推进下，美式跨区域“安全小

多边”走向深入，其力邀英国深度介入“印太”安全，并打造“印太战略”

的军事安全支柱。作为“一体化威慑”的自然延伸，AUKUS 补充了既有的

“印太战略”所缺失的“强军事”维度，并作为美国几十年来最重要的战略

举措，② 成为威慑中国的关键，③ 具有极强的竞争性。在此基础上，作为“关

涉东南亚”“应对中国挑战”“单独的军事安全存在”的 AUKUS，④ 与东

南亚本地的区域多边在竞争性多边主义框架下形成了强烈的规范竞争。 

第一，以东盟为制度中心的区域多边合作架构和美国主导的以 AUKUS

为前沿的小多边安全体系在“东盟中心地位”上形成的多边主义规范竞争。

除了上文所述小多边与传统多边主义的一般差异之外，双方特定的竞争面也

各有特点。在主导方上，前者以东南亚区域为主，后者以域外大国和“盎格

鲁—撒克逊”身份群体为主。正如英国前首相约翰逊所说的那样，“澳大利

亚是我们的老朋友，是一个同族的国家和民主伙伴，是这项伟大事业的天然

伙伴。”⑤ 在参与者上，东南亚区域合作以“开放性区域主义”兼容亚太区

域大国，而 AUKUS 则在“印太”区域内具有极强的封闭性，致力于建立“没

有东南亚国家参与的东南亚区域安全”架构并排除和剑指中国、排斥域内国

家、伤害其他盟友。阿尔赞•塔拉波（Arzan Tarapore）指出，“AUKUS 的

                                                        
① 顾静：《美国多边主义东亚新政策剖析》，《东南亚研究》2011 年第 6 期，第 53 页。 
② The 117th Congress, “Ensuring a Strong National Defense,” Congressional Record, Vol. 

168, No. 11, 2022, pp. 119-120. 
③ Brent Sadler, “AUKUS: U.S. Navy Nuclear-Powered Forward Presence Key to Australian 

Nuclear Submarine and China Deterrence.” 
④  Chairman Menendez, “SFRC Chairman Menendez Opening Remarks at Committee 

Hearing’s Second Panel,” October 20, 2021, https://www.foreign.senate.gov/press/chair/release/ 
sfrc-chairman-menendez-opening-remarks-at-committee-hearings-second-panel. 

⑤ Boris Johnson, “PM Statement on AUKUS Partnership: 15 September 2021,” September 
15, 2021,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pm-statement-on-aukus-partnership-15-septem 
ber-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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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是激进的，而且仅是因为该倡议如此排外才成为可能。”① 这种域外介

入也严重影响了东盟通过关系性权力、关系网络化和情感关系过程等机制发

挥中心作用。② 

第二，东盟所代表的区域合作“东盟方式”与 AUKUS 所凸显的美式跨

区域小多边合作理念与方式之间形成的规范竞争。从内涵上看，区域合作的

“东盟方式”继承了“亚洲方式”，其核心要义包括不干涉、非武力、和平

解决争端、尊重成员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区域自主等行为准则和基于协商、

共识的决策程序等。③ 与此相反，在美国“印太战略”强化军事威慑下，

AUKUS 所凸显的美式跨区域小多边合作理念与方式主要体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是域外大国美国的主导。美国在冷战最激烈时与英国分享了它的核潜艇

技术，几十年后又将与另一个国家澳大利亚分享这项技术。其次是深入内政。

其中包括行政、国防、议会，以促进工业基地和供应链的所谓更深层次融合。

再次是聚焦军事安全领域。其明确以核动力潜艇计划为核心，并以军事技术

合作为主要内容。上述内容明显与东南亚区域安全合作所一再强调的主权

（政治安全）、发展（经济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人民（人的安全）

的综合安全内容相背离。 

第三，选择性适用的美式“安全小多边”冲击东盟国家维护自身及集体

生存的重要规范保障。东盟所倡导的“东南亚友好合作”“和平、自由与中

立区”“东南亚无核武器区”等东盟国家共有和一致珍视的关键原则、共同

价值观和准则或愿景构成了东盟国家维护自身及集体生存的重要规范保障，

它们受到了 AUKUS 将东南亚视为“地缘政治竞争的中心”④ 和强化“一体

化威慑”的前沿，争取东南亚国家选边站队，以及对“不扩散核武器”原则

的选择性适用的美式“安全小多边”带来的规范冲击。与域内国家对如何实

施“不扩散核武器”原则的理解相左，美国不顾国际社会尤其是域内国家在

                                                        
① Arzan Tarapore, “AUKUS is Deeper than Just Submarines.” 
② 魏玲：《关系平衡、东盟中心与地区秩序演进》，《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 年第 7

期，第 38—64 页。 
③ 郑先武：《东南亚早期区域合作：历史演进与规范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7

年第 6 期，第 202 页。 
④  Defense Security Cooperation Agency, “Arms Sales Notification,” June 24, 2021,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1/10/18/2021-22667/arms-sales-no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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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6 届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和专题辩论以及联合国《不扩散

核武器条约》第十次会议等场合一再申明的反对意见，以对“不扩散核武器”

原则的选择性解释不断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国际组织和相关国家，使“和

平、自由与中立区”“东南亚无核武器区”等规范陷入险境。在此意义上，

美国与东盟两者之间也构成对相关合法性原则的规范竞争。① 

正是这种多边主义规范竞争，区分了“安全小多边”与区域多边的实际

关系，决定了作为美式跨区域“安全小多边”延伸的 AUKUS 所宣称的“致

力于维护东盟中心地位”和东盟国家实际的认知与反应及真正的东盟中心地

位建设之间存在着巨大张力。随着美国主导的跨区域“安全小多边”的深入，

其已逾越了东盟及其成员国对原有美国东亚“轴辐体系”所提供的大国平衡

认知的舒适区，而带来了强烈的不安全感，甚至在叠加缅甸问题而内外交困

的当下，给这个苦心经营的组织带来了新的、关键的、涉及生存的挑战。② 正

如东南亚区域安全研究专家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和陈思诚

（See Seng Tan）共同指出的，“我们关心的是夸大美国在促进该区域稳定

方面的影响的主张，特别是以牺牲有关多边安全对话和区域共同体确立的重

要规范为代价……改善区域安全的最佳前景在于美国等对安全多边主义优

点的集体反思。”③ 

 
三、东盟国家对 AUKUS的差异化认知和反应 

 

本文从国别和区域两个层面把握东盟国家对 AUKUS 的认知与反应，即

将其视为作为AUKUS主导者盟友或伙伴国家与作为东盟组织长期成员国的

意见表达的叠加。因此，在上述规范竞争基础上，与 AUKUS 以军事安全为

内核的特性相一致，这种张力也会受到东盟成员国与 AUKUS 三国尤其是美

                                                        
① UN, “Need for Nuclear-Weapon-Free Zones More Urgent with Key Powers Racing to 

Boost Deadly Arsenals, Delegates Say, as General Debate Continues,” October 5, 2021, https://ww 
w.un.org/press/en/2021/gadis3664.doc.htm. 

② Mark Valencia, “The Quad and AUKUS will Weaken ASEAN,” Asia Times, September 
27, 2021, https://asiatimes.com/2021/09/the-quad-and-aukus-will-weaken-asean/. 

③ Amitav Acharya and See Seng Tan, “Betwixt Balance and Community: America, ASEAN, 
and the Security of Southeast Asia,” pp. 3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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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军事安全合作关系等主要的干预变量影响，从而在总体上呈现差异化局

面。在规范基础上，面对 AUKUS，与美国拥有深度军事安全合作关系的东

盟成员国倾向于谨慎支持；反之，缺乏与美深度军事安全合作、同时又是东

盟区域框架的主导国家则倾向于强烈反对；而其他成员国处于中间状态，与

东盟区域多边整体的审慎观察态度相一致。 

第一，与上述规范分析相一致，东盟通过一系列文件 ① 表达了对

AUKUS 持事后知情、模糊表达、谨慎观测、联合敦促的态度，总体上需审

慎观察，认为其倾向于削弱东盟主导区域架构并有可能破坏东盟《和平、自

由和中立区宣言》（ZOPFAN）和《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SEANWFZ）

的愿景，因此强调“充分和有效执行东南亚无核武器区”的重要性，支持《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六条规定的核裁军和第四条规定的和平利用核能，以“开

放、透明、包容、平等、与现有合作框架互补”等原则“加强东盟中心地位”

和“促进东盟印太展望”，致力于开放、基于规则和包容的区域多边主义。② 

第二，东盟国家对 AUKUS 所作的官方声明表明了相对复杂的态度。 

首先，缺乏与美深度军事安全合作，同时又是东盟区域框架的主导国家

的印尼和马来西亚，倾向于强烈反对。两国的担忧围绕上述“非武力”“和

平解决争端”“和平、自由与中立区”及“东南亚无核区”等规范展开。 

印尼总统佐科（Joko Widodo）在澳大利亚与东盟领导人举行线上会议

时“反复而强烈地”提出对 AUKUS 的担忧，③ 其政府声明一是对 AUKUS

引发该区域持续的军备竞赛和力量投射深感关切；二是强调澳大利亚继续履

行其所有核不扩散义务的重要性并根据《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保持对区域

和平与安全的承诺，围绕《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解决问题；三是鼓励澳

                                                        
① 《第三十八届和第三十九届届东盟首脑会议主席声明》（受疫情影响，两届会议合并

在一起召开，发表了同一份主席声明），以及《第九届东盟—美国峰会主席声明》《第十六

届东亚峰会主席声明》《第一届东盟—澳大利亚峰会主席声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纪念峰会联合声明》与 2022 年《东盟外长会关于裁军和防扩散的声明》《东盟外长

非正式会议主席新闻声明》《东盟—美国特别峰会联合愿景声明》等一系列文件。 
② 笔者根据东盟网站发布文件整理。 
③ Gatra Priyandita and Benjamin Herscovitch, “Indonesia-Australia: Deeper Divide Lies 

beneath AUKUS Submarine Rift,” Lowy Institute, November 8, 2021, https://www.lowyins 
titute.org/the-interpreter/indonesia-australia-deeper-divide-lies-beneath-aukus-submarine-r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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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亚与其他有关各方推进对话来和平解决分歧并尊重国际法。① 

与之相似，马来西亚政府先后多次表明对 AUKUS 的坚定立场，即对

AUKUS 及其区域造成的负面影响表示担忧，对东盟和平、自由与中立区和

东南亚无核区坚决维护，并“寻求中国的看法”和强调对话与协商。其领导

人表明对 AUKUS“可能会成为印太区域核军备竞赛的催化剂”的关切，敦

促各方避免挑衅行动和区域军备竞赛并理解和遵守有关国家现有立场和做

法；强调马来西亚坚持维护东盟和平、自由与中立区原则，AUKUS 必须尊

重和遵守马方的现有利益和做法；同意与澳方加强多个领域的合作和磋商，

包括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下的防务事项，以促进《东盟印太展望》。总之，“马

方不会容忍对东南亚和平与稳定的任何外部威胁，而澳方必须尊重东盟的中

立原则和马来西亚的立场”。② 

其次，与美国拥有深度军事安全合作关系的东盟成员国新加坡和菲律

宾，倾向于谨慎支持。同时作为对美友好国家与东盟创始成员国，它们的态

度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在面对 AUKUS 三国政府时表示支持；另一方面，

在面对国内机构、东盟国家或非正式场合时提出批评。 

其中，作为美国在东盟内的“主要安全合作伙伴”，③ 新加坡政府对

AUKUS 三国政府表示对其之间的建设性关系保持信心，期待新的安排为区

域和平与稳定作出建设性贡献。李显龙表示，新加坡与 AUKUS 三国都有着

                                                        
①  Indonesi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tatement on Australia’s Nuclear-powered 

Submarines Program,” September 17, 2021, https://kemlu.go.id/portal/en/read/2937/siaran_pers 
/statement-on-australias-nuclear-powered-submarines-program; and Marcheilla Ariesta, 
“Indonesia-Malaysia Khawatir AUKUS Dapat Ganggu Stabilitas Asia Tenggara,” October 18, 
2021, https://www.medcom.id/internasional/asean/GbmozV1K-indonesia-malaysia-khawatir-aukus 
-dapat-ganggu-stabilitas-asia-tenggara. 

② Prime Minister’s Office, “Kenyataan Media Berkaitan Perdana Menteri Malaysia dan,” 
September 18, 2021, https://www.pmo.gov.my/2021/09/kenyataan-media-berkaitan-perdana 
-menteri-malaysia-dan-perdana-menteri-australia-setuju-memperkukuhkan-hubungan-dua-hala/; 
and Yiswaree Palansamy, “Hishammuddin: Aukus Can Potentially Disrupt South-East Asian Peace; 
Malaysia Won’t Stand by,” Malay Mail, October 12, 2021, https://www.malaymail.com/news 
/malaysia/2021/10/12/hishammuddin-aukus-can-potentially-disrupt-south-east-asian-peace-malaysi
a/2012724. 

③ 2019 年 6 月，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称“美国在亚洲没有比新加坡更好的朋友了”

“新加坡是我们在该区域唯一的主要安全合作伙伴”。参见 Patrick M. Shanahan, “Acting 
Secretary Shanahan’s Remarks at the IISS Shangri-La Dialogue 2019,” June 1, 2019, https://ww 
w.defense.gov/News/Transcripts/Transcript/Article/1871584/acting-secretary-shanahans-remarks-a
t-the-iiss-shangri-la-dialogue-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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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双边和多边关系，希望其为区域和平与稳定作出建设性贡献并补充该

区域架构，同时李显龙在与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对话时表示对美国

出于战略利益推进 AUKUS 的理解。① 然而，在面对国内机构和非正式场合

时，新加坡又表达了对 AUKUS 的批评。如外长维文（Vivian Balakrishnan）

在接受本国媒体就 AUKUS 问题采访时表示，“新加坡必须非常非常小心地

避免陷入不利或危险的境地，并与所有各方进行建设性的对话。”② 新国防

部长黄永宏（Ng Eng Hen）在书面答复国会关于 AUKUS 的问题时申明，对

新加坡这个小国来说，必须灵活地适应现有的和新的集团来保护自身利益；

新加坡主张 AUKUS 通过“非对抗性、不加剧紧张局势、促进基于规则的秩

序”的方式为区域和平与稳定作出建设性贡献，并且 AUKUS“应遵守东盟

和平、自由与中立区准则和它们各自签署的东盟条约”。③ 

与此相似，作为美国在东盟内的活跃盟友，菲律宾政府在对美国和澳大

利亚表态时对 AUKUS 给予一定支持和理解，“承认澳方有权提高其潜艇防

御能力”，强调“印太区域需要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的多边集团的适当手段”，

认为其有助于大国平衡。然而，菲律宾政府在其他场合亦明确表达对 AUKUS

与东盟形成规范竞争的不满，特别是“它应让所有各方在作反应之前有更多

的时间进行思考”“至关重要的是澳方要致力于将东盟对印太和东盟领导机

制的看法放在首位”“菲律宾最关心的是确保该协议不会违反本国宪法和《东

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总之，正如前总统杜特尔特在第九届东盟—美国

峰会上明确指出的，“必须加强东盟在不断演变的区域安全架构中的中心作

                                                        
① Richard Haass, “A Conversation with Singapore Prime Minister Lee Hsien Loong,”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arch 30, 2022, https://www.cfr.org/event/conversation-singapore- 
prime-minister-lee-hsien-loong. 

② Singapore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ranscript of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Dr 
Vivian Balakrishnan’s Doorstop with Singapore Media via Zoom at the 76th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on 25 September 2021,” September 26, 2021, https://www.mfa.gov.sg 
/Newsroom/Press-Statements-Transcripts-and-Photos/2021/09/20210926-76th-UNGA-doorstop. 

③ Singapore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Prime Minister Lee Hsien Loong’s Telephone 
Call with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Scott Morrison,” September 16, 2021, https://www.mfa.gov.sg 
/Newsroom/Press-Statements-Transcripts-and-Photos/2021/09/20210916-PM-Call-With-Scott-Mor
rison; Singaporean Ministry of Defense, “Written Reply by Minister for Defence Dr Ng Eng Hen to 
Parliamentary Question on Assessment on the Australia-UK-US Pact,” October 4, 2021, 
https://www.mindef.gov.sg/web/portal/mindef/news-and-events/latest-releases/article-detail/2021/o
ctober/04oct21_pq2. 



 2023 年第 2 期 

 
70 

用，AUKUS 这一安排或其他安排应该补充而不是使东盟的合作复杂化。”① 

再次，既非美国的亲密盟友或伙伴，也不是东南亚区域主义主导者的其

他国家在表态上较为温和与中立，同时支持东盟区域多边主义，因此在

AUKUS 问题上属于“谨慎观察者”。 

越南政府同时强调东盟中心地位和无核化，并且积极寻求与 AUKUS 事

件的另一当事方法国的进一步合作。其表示“区域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合

作与发展是共同目标，各国应负责任地为实现这一目标作贡献”，而“核能

必须为和平目的开发和使用，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确保人类和环境的安

全”。同时，越南重视维护东盟中心地位。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在会见柬埔寨

和老挝领导人时强调加强联络和维护东盟中心地位；外长裴青山建议东盟加

强协调并认为“东盟应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保持团结和韧性以及中心地位和

独立性”②。此外，越南驻东盟大使陈德茂（Tran Duc Mau）在《河内时报》

上表示，“AUKUS 的诞生……让世界提心吊胆，中国不是唯一原因，它们

的目标是在这个广阔的区域建立一个新秩序。”③ 

与之立场相近的是泰国，作为美国相对不活跃的盟友，其政府表态尤为

谨慎，仅表明对东盟“安全和中立”的诉求，并提倡区域安全“新思维”。

其中，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帕马威奈（Don Pramudwinai）表示，东盟可以为

                                                        
① Philippine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Statement of the Honorable Teodoro L. Locsin 

Jr. Secretary of Foreign Affairs On the Australia-United Kingdom-United States (AUKUS) 
Enhanced Trilateral Security Partnership,” September 19, 2021, https://dfa.gov.ph/dfa-news 
/statements-and-advisoriesupdate/29484-statement-of-foreign-affairs-teodoro-l-locsin-jr-on-the-aus
tralia-united-kingdom-united-states-aukus-enhanced-trilateral-security-partnership; Philippine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Philippines and Thailand Reaffirm Excellent Relations at the 
Sidelines of the 76th UNGA,” September 30, 2021, https://bangkokpe.dfa.gov.ph/embassy 
-headlines/1423-ph-and-th-reaffirm-excellent-relations-at-the-sidelines-of-the-76th-unga-2; and 
“Duterte: AUKUS Security Pact Must Complement, Not Complicate Regional Cooperation,” CNN 
Philippines, October 27, 2021, https://www.cnnphilippines.com/news/2021/10/27/Duterte-AUKUS 
-security-deal-ASEAN-Summit.html. 

② LĐO, “Việt Nam nói về AUKUS và thỏa thuận tàu ngầm hạt nhân Australia,” September 
23, 2021, https://laodong.vn/thoi-su/viet-nam-noi-ve-aukus-va-thoa-thuan-tau-ngam-hat-nhan-aus 
tralia-956761.ldo; and, “Vietnamese, Cambodian, Lao Top Leaders Discuss Cooperation 
Orientations,” September 27, 2021, https://www.mofa.gov.vn/en/nr040807104143/nr0408071050 
01/ns210927080831; and, “Vietnam Calls for Strengthening Inter-sectoral, Inter-pillar 
Coordination in ASEAN,” Vietnam News Agency, October 5, 2021, https://www.mofa.gov.vn/en 
/nr040807104143/nr0408 07105001/ns211006170507. 

③ Ambassador Tran Duc Mau, “Ambitious Geopolical Players,” Hanoi Times, October 2, 
2021, http://hanoitimes.vn/ambitious-geopolical-players-3188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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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各方提供一个“安全和中立的环境”，有必要采取“促进该区域和平与

安全的新思维或新模式”。泰国总理巴育（Prayut Chan-o-cha）强调，需要

加强与外部伙伴的关系，维护东盟在推进自身倡议中的主导地位，保持其在

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并将《东盟印太展望》作为建设性接触东盟外部各

方的工具。① 

文莱与柬埔寨的立场相近，两者分别作为 2021 年和 2022 年东盟轮值主

席国，在与 AUKUS 国家积极接触的同时，秉持东盟对 AUKUS 的谨慎敦促

立场，强调东盟区域多边主义规范。 

文莱政府以时任东盟轮值主席国身份就 AUKUS 问题表明“维护东盟中

心地位”和东南亚无核区立场。文莱外交事务主管部长艾瑞万（Erywan Yusof）

表示，尽管东盟成员国对 AUKUS 有不同看法，但东盟一致担心该协议可能

会导致局势进一步紧张，“东盟应该继续作为该区域任何安全安排的中心”，

并表示已与澳外长就AUKUS将如何影响东南亚及其建立无核区的努力进行

了接触。同时，其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话“讨论了 AUKUS 及其在维护‘印

太’区域和平与稳定方面的作用”②。 

柬埔寨作为 2022 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对 AUKUS 及其军备竞赛风险

表示关切，强调东南亚无核区与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并期待与澳方在区域

合作上的配合。柬埔寨副总理兼外长巴速坤（Prak Sokhonn）在第 24 届东盟

政治安全共同体理事会上“对该区域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大国竞争加剧军

备竞赛破坏区域和平稳定表示关切”，并“强调了坚持东盟维护东南亚无核

武器区的原则以及五个核大国尽快签署《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的

重要性”。③ 而后，巴速坤又与澳大利亚外长电话接触，表示“对两国合作

                                                        
①  Thai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Deputy Prime Minister and Foreign Minister 

Reconnected with the World Leaders while Str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Post COVID-19 
Economic Recovery,” September 22, 2021, https://www.mfa.go.th/en/content/unga76210964-2; 
MFA, TH, “Prime Minister of Thailand attended the 38th and 39th ASEAN Summit,” October 26, 
2021, https://www.mfa.go.th/en/content/ aseansummit261064-2. 

②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Secretary Blinken’s Call with Bruneian Foreign Minister II 
Erywan,” October 14, 2021,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blinkens-call-with-bruneian-foreign- 
minister-ii-erywan-2/; and Hakim Hayat, “Minister, US Secretary of State Express Concern over 
Myanmar,” Borneo Bulletin, October 16, 2021, https://borneobulletin.com.bn/minister-us-secreta 
ry-of-state-express-concern-over-myanmar/. 

③ Ry Sochan, “Cambodia Urges Upholding Nuke-free Status for SE Asia,” Phnom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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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展包括湄公河—澳大利亚伙伴关系的发展感到满意”，致力于 2022 年

更密切的合作；强调赞赏澳方承诺“支持东盟中心地位”，鼓励澳方通过东

盟主导的机制进行建设性接触，并希望其“不助长不健康的对抗，不使紧张

局势进一步升级”。① 

相对而言，老挝政府和缅甸当局就 AUKUS 发表直接评论较少，仅笼统

表明坚守东盟区域多边主义规范。与老挝和缅甸代表在第 76 届联大第一委

员会辩论上就 AUKUS 事项支持东盟规范的发言相似，② 老挝总理潘坎

（Phankham Viphavanh）在第 76 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表示，老挝积极参与

东盟区域合作框架并推动其发展，将保护和促进区域和平与稳定及创造有利

于成员国发展的合作环境作为优先事项，同时奉行和平、独立、友好与合作

的外交政策，坚持和平解决问题、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不支持孤立任何国

家。此外，老挝官方英文媒体《万象时报》于 2021 年 10 月对俄罗斯外长关

于 AUKUS 和“四边机制”侵蚀了东盟的合作模式的文章进行了转载。缅甸

当局仅参与关于 AUKUS 的讨论，其外交优先事项仍是通报国内局势、应对

新冠疫情和争取国际合法性。缅甸外交部长温纳貌伦（U Wunna Maung 

Lwin）在参加东盟—美国外长会时讨论了区域安全问题，表示赞赏美国进一

步支持东盟对新冠疫情的应对以及东盟区域一体化的努力，并解释了该国的

安全状况。而后，其又在东盟外长会上就区域和国际问题与中国交换了意见，

强调“将尽最大努力为推进东盟—中国对话关系作贡献”，并表示缅甸作为

“不结盟运动”的创始成员和万隆会议的共同发起国，“将与‘不结盟运动’

                                                                                                                                          
h Post, October 7, 2021, https://phnompenhpost.com/national-politics/cambodia-urges-upholdin
g-nuke-free-status-se-asia. 

①  C. Nika, “Cambodia, Australia Reaffirm Commitment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ir 
Relations,” October 8, 2021, https://www.information.gov.kh/articles/57233; and Cambodi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utcomes of the Phone Conversation,” 
October 8, 2021, https://www.mfaic.gov.kh/files/uploads/X9JMG8HMZ3HJ/FINAL%20PR% 
20ENGon%20DPM-Australian%20FM%20Phone%20call_08-10-2021.pdf. 

② 2021年 10月 AUKUS 尚在发酵之际，一场以核不扩散、裁军和网络空间安全等为主

题的全球辩论——第 76 届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裁军和国际安全）会议期间的一般性辩论

和专题辩论——逐步展开，包括中国、俄罗斯、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和东盟国家在内的驻

联合国代表各抒己见，使 AUKUS 成为其中一个重要话题，所有东盟国家代表通过直接或间

接的表达方式参与其中。参见 UN, “Need for Nuclear-Weapon-Free Zones More Urgent with 
Key Powers Racing to Boost Deadly Arsenals, Delegates Say, as General Debate Contin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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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团结一致应对复杂挑战，捍卫共同利益”。① 

显然，东盟成员国对 AUKUS 的表态实际上叠加了它们作为美国的盟友

或伙伴与东盟组织长期成员国这两种身份的因素。因此，即便被认为是美国

亲密盟友或伙伴及“AUKUS 支持者”的菲律宾和新加坡，也在 AUKUS 国

家以外的场合表明尊重东盟区域多边规范，表达了对 AUKUS 的批评意见，

其背后是以相关规范维护国家根本安全利益的考量，因此呈现复杂性。 

 
四、AUKUS与区域多边的张力及互动的影响 

 

上述论证表明，作为跨区域“安全小多边”延伸的 AUKUS 与东盟区域

多边主义的实践形成了规范竞争，这决定了 AUKUS 三国所宣称的“有利于

维护东盟中心地位”和东盟国家的实际认知与反应（尤其是它们对国内机构

和民众的解释）之间存在很大的张力。这一张力使东盟整体持“审慎观察”

的态度，并体现到其成员国的认知和反应中。然而，力的作用是相互的，这

种小多边与区域多边的张力必将同时形塑两者，深刻影响它们之间的互动进

程，而这势必进一步影响区域安全局势。 

（一）AUKUS 成员国应对规范竞争 

在 AUKUS 成员国方面，对应于上述规范竞争中的“东盟中心地位”问

题、合作方式及愿景，美国动作频频。 

第一，美国等大力推进以 AUKUS 为代表的“印太”安全架构，保障跨

区域“安全小多边”的运作不因国际社会和区域国家的反对而影响其核心竞

争力。2022 年 10 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2022 年美国国防战略》将

                                                        
①  Myanmar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Union Minister U Wunna Maung Lwin 

Participates in the ASEAN-U.S.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76th Session of 
the UNGA via Video Conference,” September 24, 2021, https://www.mofa.gov.mm/union-minister 
-u-wunna-maung-lwin-participates-in-the-asean-u-s-foreign-ministers-meeting-on-the-sidelines-of-t
he-76th-session-of-the-unga-via-video-conference/; and Myanmar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Union Minister U Wunna Maung Lwin Delivers a Statement via Video Link at the 
Commemorative High-Level Meeting on the Occasion of Marking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First 
Conference of the Non-Aligned Movement (NAM),” October 12, 2021, https://www.mofa.gov.mm 
/union-minister-u-wunna-maung-lwin-delivers-a-statement-via-video-link-at-the-commemorative-h
igh-level-meeting-on-the-occasion-of-marking-the-60th-anniversary-of-the-first-conference-of-the-
non-aligned/. 



 2023 年第 2 期 

 
74 

AUKUS 列为“深化在欧洲和印太区域的核心联盟”的首要举措，并重视通

过 AUKUS 先进技术合作及整合国防工业基地来增强优势。① 美国一些学者

强调，AUKUS 将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之间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的一系列关

系和共享协议制度化。同时，在跨区域性质上，正如英国前首相特拉斯（Liz 

Truss）表明的，“欧洲—大西洋和印度—太平洋不可分割”，AUKUS 预示

着欧洲在“印太”区域的介入继续加强，跨区域“安全小多边”的合作方式

及其对该区域重要规范的冲击将加大。② 

第二，美国等国家同时注重在言语表达、会议参与、规范解释等方面顺

应东盟区域多边规范以安抚东盟及其成员国，并提高AUKUS的区域合法性。

AUKUS 三国除了一再对东盟及其成员国表示其“致力于维护东盟中心地位”

外，也更加积极地维护和拓展与东盟的关系。美国通过召开美国—东盟峰会、

特别峰会，推动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澳大利亚也通过召开澳大利亚—东

盟峰会、推动战略伙伴关系实施行动计划、澳总理访问东盟秘书处等行动维

护与东盟的关系；英国通过英国—东盟经济部长会议、基建能力构建项目、

时任首相特拉斯访问东盟等方式维护与东盟的关系。另外，美英澳三国继续

保证 AUKUS“遵守核不扩散原则”，重申恪守《东盟宪章》《和平、自由

与中立区宣言》《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和《东

盟印太展望》中的关键原则、共同价值观和准则的重要性，并声称将寻求与

盟友和伙伴接触的机会。 

第三，为了在保持 AUKUS 核心竞争力的同时安抚东盟及其成员国，美

国亦通过给予东盟实质性的公共产品来提高“印太战略”在东盟区域的整体

合法性，这突出表现为以“印太经济框架”（IPEF）争取印尼、马来西亚、

新加坡、泰国、越南、文莱和菲律宾 7 个东盟国家，以“四方安全对话”的

“印太海域感知伙伴关系”倡议和区域疫苗生产和分配机制，拉拢东盟国家，

通过美国—湄公河伙伴关系（Mekong-U.S. Partnership）实施《2021—2023

                                                        
①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22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ctober 27, 2022, pp. 18-19. 
② James J. Przystup, “Upholding a Rules-Based Order: Reinforcing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Hudson Institute, October 4, 2022, https://www.hudson.org/research/18283-uphold 
ing-a-rules-based-order-reinforcing-a-free-and-open-indo-pa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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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美湄伙伴关系行动计划》，同时以“湄公河之友”等机制加强与东盟的湄

公河流域 5 国的长期关系，并以美国—东盟峰会及其系列倡议“开启美国—

东盟关系的新时代”①。对于“安全小多边”与区域多边的竞争而言，更重

要的是美国以“安全小多边主义”对东盟成员国的直接拉拢，特别是拉拢新

加坡、越南等打造“QUAD+”，并联合日本与菲律宾开展以海域感知、网

络安全与信息共享等为主题的“三边防务政策对话”（TDPD）。② 2022 年

12 月，美国太平洋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日本陆上自卫队及菲律宾武装

部队和海岸警卫队司令在东京举行了首次三方军事会议，进一步打造三国间

的“安全小多边”。③ 

（二）东盟及其成员国对规范竞争的应对 

在东盟方面，针对上述规范竞争中的“东盟中心地位”、合作方式及愿

景，其也有相应行动。 

第一，东盟及其成员国继续批评 AUKUS 特别是核潜艇合作、《海军核

推进信息交流协定》与核不扩散原则相悖，及先进军事能力方面的合作违背

区域及相关国际规范，维护东盟中心地位、区域合作东盟方式及东盟和平、

自由与中立区和东南亚无核区等规范原则。除了东盟的相关声明外，值得注

意的是，2022 年 8 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

次会议上，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国成功将“海军核动力推进”（NNP）项目作

为主要议题。在提交的相关工作文件中，印尼明确强调，有核武器国家向任

何无核国家转让用于军事目的的核材料和技术的任何合作都会增加扩散风

险，而 AUKUS 采取的方法将考验本已脆弱的核不扩散机制。④ 2022 年 11

月，印尼驻澳大利亚大使对 AUKUS 安全协议下的先进武器技术共享表达了

                                                        
①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t the Annual U.S.-ASEAN Summit,” White House, 

November 12,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11/12/ 
remarks-by-president-biden-at-the-annual-u-s-asean-summit-2/. 

② Priam Nepomuceno, “PH, US, Japan Vow Closer Cooperation on Key Security Issues,” 
Philippine News Agency, September 16, 2022, https://www.pna.gov.ph/articles/1183861. 

③ Priam Nepomuceno, “US, PH, Japan Armies Bolster Defense Ties in 1st Trilateral Meet,” 
Philippine News Agency, December 13, 2022, https://www.pna.gov.ph/articles/1190628. 

④ Abdul Kadir Jailani, “AUKUS a Year on: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Regime at Risk?” 
The Jakarta Post, October 3, 2022, https://www.thejakartapost.com/opinion/2022/10/03/aukus- 
a-year-on-nuclear-non-proliferation-regime-at-ris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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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担忧，称绝不能助长该区域的高超音速武器军备竞赛。① 同年 12 月，

新加坡国防部长表示美国“在军事方面做了很多，QUAD 和 AUKUS 尽管承

诺不针对任何一国，但有经验的人会得出相反的结论。美国应该像以前那样

参与建立经济框架，而在台湾问题上应慎之又慎。”② 

第二，东盟及其成员国又通过加强与 AUKUS 相关方的接触来敦促其尊

重东盟区域相关规范，降低可能危及东盟区域和国家安全的重大风险，并通

过对内深化、对外拓展来尽力维持东盟中心地位。在对外拓展上，除了与美

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与澳大利亚举行两届峰会等重要举措外，东盟及

其成员国亦继续敦促 AUKUS 相关国家尊重东盟中心地位，保持东盟和平、

自由与中立区、东南亚无核区的地位，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义

务以及自我克制和非武力的承诺。在对内深化上，东盟及其成员国不断推进

东盟框架内的防务合作，继续建设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APSC）这一东

盟共同体的核心支柱，并加强与外部伙伴的防务和安全合作。③ 在此过程中，

东盟在保持与 AUKUS 国家接触的同时，始终注重为东盟区域多边主义规范

发声，并在极为重要和紧迫的安全问题上坚持共同发声，尤其是在台湾问题

上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尽力减少对东盟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及东盟成员国安

全的潜在重大威胁。当然，值得警惕的是，东盟及其成员国亦不乏利用

AUKUS 既成事实来推进自身的海洋利益和相关规范的行为。 

总之，这一互动是双向的，既表现为 AUKUS 国家尤其是美国以尽可能

增进小多边的区域合法性为目标对东盟及其成员国的积极争取，又表现为东

盟及其成员国以尽可能维护区域多边的制度有效性和规范约束力为目标对

相关国家的批评和敦促，以及主动接触以规避风险。这种互动可以缓和但难

                                                        
① Daniel Hurst, “Indonesian Ambassador Warns Australia AUKUS Pact Must Not Fuel a 

Hypersonic Arms Race,” The Guardian, November 2, 2022, https://www.theguardian.com/aus 
tralia-news/2022/nov/03/indonesian-ambassador-warns-australia-aukus-pact-must-not-fuel-a-hyper
sonic-arms-race-in-the-region. 

② Singaporean Ministry of Defense, “Remarks by Minister for Defence, Dr Ng Eng Hen at 
the Ninth Reagan National Defense Forum Panel,” December 4, 2022, https://www.mindef.gov.sg 
/web/portal/mindef/news-and-events/latest-releases/article-detail/2022/December/04dec22_speech. 

③ ASEAN, “Joint Declaration of the ASEAN Defence Ministers on Defence Cooperation to 
Strengthen Solidarity for A Harmonised Security,” June 22, 2022, https://asean.org/wp-content/up 
loads/2022/06/Joint_Declaration_of_the_16th-ADMM_Adopted-by-the-16th-ADMM-22-June-202
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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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从根本上消解小多边与区域多边之间的张力。这需要同时加强小多边合作

的开放性、综合性、平等化、本地化，区域多边合作的有效性、联动性、信

任度、领导力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结和互动，否则小多边的“非法性”和区域

多边的“空洞化”都将难以逆转。然而，在美国继续强化对华竞争的阶段，

小多边与区域多边间的张力及其互动的多重影响显然将持续。 

 
结 束 语 

 
在历史上的大国竞争期，美国曾在东南亚区域参照“北约模式”力推东

南亚条约组织并大力介入“湄公河计划”。其时，美国权势不可谓不盛，美

国的设计不可谓不精，然而它们却一致走向衰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内在

规范的“水土不服”，尤其是美国与区域内国家对相关制度的结构诠释和使

用、相互承认的权利和义务、适当的行为标准及最应实现的目标等规范性争

议，使得有关制度在实施时逐步偏离预期。① 而如今，在东南亚区域主义历

经数十年的深入发展后，美国想要通过另起炉灶，以跨区域“安全小多边主

义”来打造与东盟区域多边主义形成竞争关系的区域安全架构，由此所导致

的规范层面的竞争不容忽视。 

目前来看，在上述小多边与区域多边规范竞争上，美国处于攻势，东盟

处于守势。然而，随着以 AUKUS 为代表的“印太”军事安全合作的强行推

进及其对东盟区域多边主义规范的进一步冲击，美国战略界已开始警醒和反

思。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鲍勃•梅内德斯（Bob Menendez）认为，

“在东南亚的成功对于美国在印太区域的成功以及应对中国的挑战至关重

要。而美国如何融入该区域的政治经济，远比美国和盟友单独的军事安全存

在更为重要。”②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东南亚项目研究员洪勒图

（Huong Le Thu）更进一步指出，“拜登的外交政策重点包括民主议程和与

                                                        
① 参见郑先武：《东南亚早期区域合作：历史演进与规范建构》，第 197—201 页；

Nicola P. Contessi, “Multilateralism, Intervention and Norm Contestation: China’s Stance on 
Darfur in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Security Dialogue, Vol. 41, No. 3, 2010, pp. 324-326. 

②  Chairman Menendez, “SFRC Chairman Menendez Opening Remarks at Committee 
Hearing’s Second P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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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密盟友的小多边偏好，意味着美国的‘印太战略’迄今是排他性而非包容

性的。为了促进区域接触，澳大利亚和美国需更多致力于一个真正有助于增

强该区域韧性的积极议程，而不仅是阻遏中国这一消极目标。至少美国和澳

大利亚应尽可能减少在东南亚的附加损害。”① 

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无疑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理解和尊重东

盟中心地位，支持区域合作的东盟方式以及东盟的几大愿景。中国支持东盟

发挥区域合作中心地位和协调作用，重视东盟在双方关系中的利益关切，期

望东盟在促进区域合作中增强动力。② 2022 年 11 月，中国和东盟重申按照

《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和《东盟宪章》的规定，致力于维护东南亚无核

区和无其他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的地位。东盟欢迎中方愿在《东南亚无

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开放签署时尽早签署。③ 未来，中国对东盟区域多边

主义规范的进一步支持也将与“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和中国—东盟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建设相联系，从而共同维持该区域和平稳定大局并稳步推进中国

—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2030 年愿景的实现。 

 

[责任编辑：杨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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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s Prioritie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ugust 31, 2022, https://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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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ASEAN, “Chairman’s Statement of the 25th ASEAN-China Summit,” November 11, 2022, 

https://asean.org/chairmans-statement-of-the-25th-asean-china-su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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